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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

顾老先生
蔡 翔

顾老先生姓顾， 拜访过几次， 见面

叫顾先生， 名什么， 反倒记不得了。 认

识顾老先生， 是因为周山。
1980 年 代 末 ， 我 每 天 读 书 编 稿 ，

写点时文， 换点烟钱， 偶尔打牌， 有输

有赢 。 但没多久 ， 单位说要自负 盈 亏

了。 于是， 立马就从， 文学青年， 变成

了油腻中年。 坐下来合计， 抢银行， 不

敢的， 做生意， 也不会， 会的， 编书编

杂志。 集体的事情， 总要出力。 理想，
交给纯文学， 生计， 就留给畅销书了。
那时， 我们单位资料室的小阁楼上， 堆

着一批旧书， 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通俗小说。 我一本一本地翻过， 武侠也

分南北， 言情侦探， 苏青潘柳黛， 算是

开了眼。 知道， 张爱玲身边， 也还有几

个战友。 挑一点， 还能看的， 复印， 复

印好， 交给编辑整理。 那时， 我们的文

学编辑， 趣味， 都蛮高雅， 一边编， 一

边就发牢骚。 我也只能充耳不闻， 视若

无睹。 我从下乡那天开始， 就明白一个

道理 ， 人急了 ， 什么都能干 。 编 了 一

堆， 真正出的， 也就一二本。 好像还真

赚了钱， 赚了钱， 就有人管， 管了， 就

不能出了。 书不出了， 出增刊， 长篇小

说。 这下没人管了， 合理合法， 就到处

打听， 有没有人在写畅销书。
离我们不远 ， 淮 海 路 ， 上 海 社 科

院。 经常来的， 有裘小龙， 专业英美文

学 ， 但 从 不 谈 现 代 后 现 代 ， 谈 什 么 ？
谈侦探小说 ， 后来 ， 裘小龙出国 ， 还

真变成侦探小说作家 ， 一晃 ， 几 十 年

了 。 还有一位 ， 张文江 ， 不常来 ， 来

了 ， 讲老子庄子 。 后来 ， 张文江 在 家

密授古典 ， 听者云从 。 据说 ， 王 安 忆

也 在 门 下 行 走 ， 所 以 ， 说 起 张 文 江 ，
王安忆的眼睛是会亮的 。 我那时 对 学

问 ， 已经淡了 ， 愁的 ， 是生计 。 东 打

听 ， 西打听 ， 打听出周山 ， 也是 社 科

院 的 闲 人 ， 哲 学 所 ， 研 究 古 代 哲 学 ，
兼写通俗文学 。 我对哲学没兴趣 ， 听

到通俗文学， 眼睛也亮了。
周山来了， 挟着书稿， 还没坐下，

先谈稿费 。 我说 ， 讲钱太俗 ， 先 看 书

稿。 一页一页地看， 李士群出来了， 丁

默邨出来了， 吴四宝也出来了， 还有吴

四宝的老婆佘爱珍 ， 76 号啊 。 我朝周

山看看 ， 周山莫测高深 ， 说 ， 还 有 很

多， 不能写， 不能写的。 就想， 这是哲

学家？ 怎么看， 都像历史系毕业的。 然

后言归正传， 一边漫天要价， 一边就地

还钱。 周山满意了， 我也满意。 我后来

体会到， 大家都满意的事， 也就是大家

都觉得占了便宜。
周山后来成了常客， 主要因为， 周

山很闲。 来了， 就云山雾罩。 李士群谈

腻了， 就讲讲哲学。 我呢， 生计问题暂

时解决了 ， 听听哲学也是好的 ， 一 边

听， 一边点头。 当然， 不能乱点， 就像

以前听戏， 冷不防， 叫声好。 我后来也

总结出， 对付这些知识分子， 最好的办

法， 是听他们谈学问， 时不时的， 还要

会心一点头。 当然， 有时也蛮累的。
周山聪明， 聪明的人， 一般都精力

充沛 。 精力充沛 ， 又没地方发泄 ， 所

以， 不容易安分。 有段时间， 周山不讲

哲学了， 谈古董， 反过来， 有点向我卖

拐的意思。 当然， 也就是说说。 行动，
是没有的。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既不向

先锋致敬， 也不去研究孙甘露孙老师，
整天想着畅销书， 惭愧。

周山不知怎么提起顾老先生， 老先

生是周山的前同事， 退休了。 周山说起

顾老先生， 眼睛也是亮的。 说多了， 就

有了顾老先生的模样， 儒雅， 通学， 述

而不作。 说多了， 就有了拜见老先生的

念头。
也是一天， 正觉得无聊， 周山来了，

说去见顾老先生。 拐了几个弯， 到了福

州路。 福州路， 上海老城厢， 除了旧书，
还有老房子。 周山说， 王宝和。 那时，
“王宝和” 还蛮市民， 买了黄酒， 还有花

生米、 豆腐干之类， 有没有猪头肉， 想

不起来了， 应该没有。
这才到了顾老先生的家， 进了门，

楼道暗暗的， 木制的楼梯有年头了， 极

窄， 踩上去， 咯吱咯吱， 还有点晃。 晃

了一层， 又晃了一层， 顾老先生笑呵呵

地站在楼梯口。
屋内的陈设 简 单 之 极 ， 墙 皮 也 有

些 剥 落 ， 耀 眼 的 ， 是 一 排 红 木 柜 子 。
顾老先生笑眯眯地站在那里 ， 一 件 蓝

色的中式对襟棉袄 ， 洗得淡了 ， 袖 口

也有点发毛 ， 看起来 ， 不像学者 ， 倒

有点像过去写字间的职员 。 看到 我 们

带来的酒菜 ， 顾老先生又笑 眯 眯 地 拿

出三只酒杯。
周山是熟客了， 酒还没喝， 先去打

开红木柜子， 边招呼我过去观赏。 柜子

里， 有许多小抽屉， 小抽屉里， 有许多

集邮册式的本子。 里面， 夹着许多钱，
钱我认识 ， 但不知道是什么 钱 。 那 一

次， 我是开眼了， 看到的纸币中， 面额

最大的， 是新疆盛世才发行的纸币， 六

个亿， 还是六十亿？ 匪夷所思。 那时，
我沉迷武侠小说， 就问顾老先生， 有没

有银票， 顾老先生想了想， 打开一只抽

屉 ， 还真有 ， 宋代的 。 周山 炫 耀 似 的

说 ， 顾老先生的收藏品中 ， 好 多 是 绝

品， 我就想， 干嘛不换成现钱？ 又不敢

说， 怕老先生说我俗了。
又看铜镜， 黑乎乎的一堆， 破镜重

圆， 有了点感性认识， 玻璃的怎么圆？
又好像看到了磨镜老人， 但怎么磨， 也

不如玻璃呀， 雾里看花， 朦胧美。 也是

不敢说的， 说了， 就俗了。
再看玉器， 顾老先生就很谦虚， 说

他父亲专攻玉器， 自己， 是不懂的。 我

这才知道， 收藏， 也有家学。 我也就是

胡乱看看， 只是有两只花瓶长得奇怪，
有好多奇形怪状的人形， 顾老先生说，
那是十二星宿。 周山说， 博物馆开价多

少多少万， 顾老先生也不卖。 我就急了，
干嘛不卖？ 周山白了我一眼， 我就知道

错了， 俗了。 顾老先生只是淡淡一笑，
说， 那是先父留下的， 是个念想。 周山

解围似的捧出块石头， 问我是什么， 我

说， 磨剪子的。 顾老先生又是一笑。 周

山说， 这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我脸

上， 就有点讪讪。

这就有点索然了， 俗人， 是不能面

对古物的。
接着喝酒， 周山就问顾老先生最近

在忙什么。 顾老先生说， 在帮一家博物

馆鉴定玉器。 这就说起， 某地发现了一

个废坑， 坑里是玉料， 附近是王宫。 估

计是当年王宫工匠制玉的边角料， 现在

被发现， 就有人做成古董， 混入市场。
周山就问， 机器呢？ 顾老先生说， 机器

也不行的。 顾老先生又对着我解释， 年

代是一样的， 同位素也很难测定， 只能

看刻痕 、 刀工 、 艺术风格 。 我频 频 点

头。 这就看出老先生的厚道了， 忠厚长

者， 不许座中有人向隅。
古董看过了， 也没看出什么门道，

周山和顾老先生， 心里是有数的， 一边

喝酒， 一边开始谈学问。 周山就将古史

上的问题， 一点一点拿出来请教， 顾老

先生也就一点一点地发表意见 ， 说 一

点， 还谦虚地问周山， 周兄意下如何？
周山有时候反驳几句， 当然， 还是点头

多。 我就有点惭愧， 评论家， 也就写几

篇时文， 学问， 是没有的。
那时候， 周山正在研究易经， 又开

始讨论易经。 我对易经， 只知道八卦，
也知道八卦能卖钱， 就在那里想， 什么

时候忽悠着周山再搞一本风水八卦。 我

在这里胡思乱想， 顾老先生或许以为我

有所思， 就下问， 先生有何赐教？ 我连

说不敢， 急中生智， 就问， 易经究竟是

谁写的？ 话出口， 就知道完了， 外行，
外行话啊。 我也没料到， 这话， 却挠到

了老先生的痒处。 顾老先生也不问周兄

意下如何了， 一张口， 就说， 易经啊，
那是一本兵书。 周山就懵了， 我却来了

兴致， 此话何讲？ 老先生滔滔不绝， 你

想， 易经多复杂， 山川气候， 各种偶然

性， 什么没考虑到？ 小农经济， 农业社

会， 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我想了想， 想

到下乡， 种地， 靠天吃饭， 庄稼活， 人

家咋干我咋干 ， 斩钉截铁地 说 ， 没 必

要。 对呀， 那什么东西需要这么复杂？
那时有工业吗？ 没有。 有航天吗？ 也没

有。 战争， 只有战争， 才需要考虑那么

多的复杂因素。 顾老先生自问自答， 又

朝我看看， 大有引为知己的意思。 我朝

周山看看， 有点幸灾乐祸， 什么逻辑，
什么哲学， 兵书， 兵书啊。 周山挣扎着

追问， 八卦， 八卦怎么解释。 老先生面

有得色， 结绳记事啊， 打个结， 乾卦，
再打个结， 坤卦， 酋长， 酋长们写的。
集体创作。 看得出， 这些问题在老先生

心里也是缠绕许久。 说完了， 顾老先生

又摆摆手， 乱讲讲的， 不能写文章的。
我就乐了， 原来学问家， 也有想象力，
只是要实证， 没有实证， 权当说说酒话。
心里， 却和顾老先生近了许多。

后来， 我和周山又去了几次。 喝喝

酒， 看看老先生的收藏， 听听掌故， 说

说艺术， 自己也觉得， 雅了许多。 又有

点奋发图强的意思， 空头文章要不得，
明天开始， 闭门读书。 当然， 也只是想

想， 明天复明天， 明天何其多， 浑浑噩

噩 ， 就这么过来了 ， 于学问 ， 终 是 无

缘。 所谓， 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倘若以此为人生四境界， 顾老

先生洞彻世事， 进退自如， 而我， 则连

什么是道都没有搞清楚， 一生， 都在苦

苦追寻。 但心里， 对艺， 虽不能至， 却

心向往之。
后来， 终究难以摆脱俗务， 生计，

也是要愁的， 顾老先生那里， 慢慢， 就

少了走动， 再后来， 断了音讯。 这一晃，
也快三十年了。 三十年， 为一世。

再后来 ， 周 山 专 心 学 问 ， 通 俗 文

学 ， 也是不写了 。 我见约稿 无 望 ， 慢

慢 ， 也少了来往 ， 只是在一 些 朋 友 那

里 ， 知道些情况 ， 蔚然大家 了 。 我 这

人， 不善应酬， 朋友间， 也疏于问候，
只是 ， 在心里 ， 还是常常念 着 旧 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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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7 日夜 晚 ， 哈 佛

燕京学社安排我们这一届访学人员去

波士顿歌剧院观看 《胡桃夹子》 芭蕾

舞。 这幢歌剧院始建于 1928 年， 最

初建筑风格具 有 法 兰 西 和 意 大 利 风

格， 中间因内外各种原因多次歇业、
改建等， 最终成为现在的格局 ,用璀

璨夺目来形容其外观毫不为过。 大型

室内吊灯， 繁复的装饰， 多元风格的

壁画， 精美的舞台设计， 方便观看的

观众席设计， 盛装出席的观众， 以及

胡桃夹子这个每年圣诞期间都会上演

的经典故事， 构成了波士顿这个极其

寒冷的夜晚的暖色。
第一次带儿子正式看芭蕾舞剧演

出， 深深为之吸引甚至震撼， 即使在

未能明白这出 戏 情 节 与 含 义 的 前 提

下 ， 我们 仍 旧 可 以 借 助 于 场 景 、 舞

蹈 、 音乐与表 演 者 的 神 情 来 意 会 其

寓意 ， 这或许 就 是 艺 术 无 国 界 甚 至

也 不 需 要 借 助 直 接 语 言 的 缘 故 吧 。
频 繁 更 替 的 舞 台背景与胡桃 夹 子 这

个经典的有关礼物、 祝福、 恐惧与希

望的梦幻故事 严 丝 合 缝 地 镶 嵌 在 一

起， 现场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圣诞音

乐丝丝入扣， 摄人心魂， 乐声牵扯着

观众在或喜悦或悲伤或激昂或低沉的

情绪里跌宕起伏， 俨如人生在音乐之

流中展现 ， 并 在 这 个 优 雅 而 神 圣 的

时刻 ， 获得了 一 种 灵 魂 自 我 透 视 的

机 缘 。 能 够 容 纳 两 百 多 人 的 剧 场 ，
长达两个小时 的 演 出 ， 除 了 中 场 短

暂的休憩 ， 几 乎 听 不 到 什 么 嘈 杂 的

声音 ， 也极少 有 人 走 动 ， 每 个 观 众

似乎都深深地 沉 浸 到 了 这 让 人 惊 异

并想紧紧抓住的美感之中。
胡桃夹子的故事并不复杂， 但通

过各种角色的饰演、 神情与动作， 将

一个小女孩在 圣 诞 之 夜 的 获 得 礼 物

（胡桃夹子） 并因此而产生的各种梦

中奇遇展现得淋漓尽致， 正如前段时

间上演的迪士尼影片 《寻梦环游记》
一样， 弥漫着一种神魅的气味， 而芭

蕾舞演员的表演已经不再是一种技巧

性的演出， 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 他

们是灵魂的舞者。 最高的艺术必须依

托于专业能力 ， 但 又 不 能 局 限 于 技

巧， 这表演如行云流水， 长河落日，
举重若轻， 将身体之美 （又何尝不是

灵魂之美） 演绎到了极致。 我想每一

个亲临现场的观众都会有一种灵魂荡

涤的愉悦之感， 而那些盛装出席的波

士顿当地人更是将观看胡桃夹子作为

每年的必需节目之一。
这种极具仪式感的活动也让我联

想起在波士顿的这小半年的生活。 我

所居住的社区毗邻哈佛大学校园， 是

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层社区， 单门

独户， 平时安静得很， 相互之间也大

都仅限于点头之交。 即使一些邻居在

家里招待客人， 也 “不敢高声语， 恐

惊邻里人”， 对他人生活的尊重已经

深入骨髓， 转化成日用而不自知的一

部分。 这种安静与波士顿唐人街的喧

哗与骚动构成强 烈 的 对 照 。 据 长 期

在此地工作和 生 活 的 华 人 朋 友 告 诉

我 ， 波士顿人 具 有 明 显 的 早 期 清 教

徒移民后裔的 特 质 ， 大 都 崇 尚 简 朴

和安静的生活 ， 也 即 是 一 种 有 节 制

的清心寡欲的 极 简 生 活 ， 所 以 在 这

座历史文化名 城 ， 晚 上 八 九 点 大 多

数街道已经相 当 寂 静 ， 有 些 甚 至 空

无一人 。 波士 顿 人 高 度 重 视 家 庭 生

活， 包括对孩子的陪伴， 和家庭成员

之间的深度交流， 也会留出时间来阅

读。 他们没有对社交生活的近乎病态

的追求， 也不会因为无聊而呼朋唤友

去介入他人的 生 活 ， 这 座 城 市 的 酒

吧、 餐厅并不引人瞩目。
但 一 年 之 中 也 有 一 些 例 外 的 时

刻 。 比如下半年 比 较 集 中 的 几 个 节

日。 万圣节之前一个月左右， 所在街

区的大多数精巧而漂亮的住房前就开

始装饰， 南瓜是很普遍的一种装置，
还有各种造型可爱的骷髅和形态各异

爬踞在外墙或屋前草坪上的大蜘蛛。

一些房屋装饰 得 鬼 影 憧 憧 ， 光 怪 陆

离， 营造了一种特殊的神秘气氛。 等

到万圣节那天晚上， 是一个比较寒冷

的冬夜， 我跟一些朋友陪着身着特定

服饰的孩子提 着 南 瓜 灯 去 讨 要 糖 果

时 ， 发现那些 门 前 放 着 南 瓜 、 门 上

亮着灯的房主 都 特 别 热 情 ， 甚 至 有

一些人家主动 委 派 家 庭 成 员 手 持 糖

果袋坐在屋前台阶上守株待兔一样，
等候着欢天喜 地 又 略 有 胆 怯 的 孩 子

们 。 有一户人 家 ， 几 个 孩 子 进 门 去

讨要糖果 ， 独 自 在 家 的 老 太 太 很 抱

歉地说家里的 糖 果 发 完 了 ， 孩 子 们

很沮丧地退出 来 。 这 时 一 位 老 爷 爷

提着一包糖果 兴 冲 冲 地 走 过 来 ， 大

声说道糖果买 回 来 了 ， 原 来 他 发 现

家里糖果准备 不 充 分 ， 就 又 临 时 去

旁边的超市购 买 糖 果 ， 这 自 然 让 孩

子们喜出望外 ， 也 让 围 观 的 我 极 为

触动 。 连过一 种 以 孩 子 们 为 主 体 的

带有戏谑和娱乐性的节日， 这些波士

顿人都这么具有敬业精神。 万圣节的

晚上， 这条平时安静的街道上弥漫着

一种对陌生人的开放和善意， 尤其是

对孩子们的期待与祝福。 这种热情的

格调与节日的欢愉， 和平时那种冷静

得近乎单调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一种强

烈的对比。 既能入乎其内， 又能出乎

其外， 才能谓之自由吧。
感恩节的时候， 一些也在波士顿

访学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抱怨当天晚

上兴冲冲地跑到城市核心区域去， 准

备感受一下美国的节日狂欢氛围， 结

果发现街道上几乎空空如也， 连找家

吃饭的餐馆都未能如愿， 只能腹中空

空败兴而归。
在我们的观念之中， 节日仿佛天

然地就是跟城市、 商业、 娱乐和购物

联系在一起的， 在日复一日、 年复一

年的消费主义狂欢中， 节日的本色却

日渐黯然， 节日的含义也逐渐遥远，
甚至有时候一些很辛苦地在外地劳作

一年春节回到乡村短暂生活几日的年

轻人， 会瞬间觉得那种节奏缓慢缺乏

变化的乡村生活有些无聊， 节日成为

了一种被抽空了内涵的伦理的重负，
也就只剩下一些象征性的意味了。 在

欧美社会， 节日似乎更多的意味是家

人的团聚和短暂的休憩， 也是一种通

过具有仪式感的装饰和食物比如火鸡

等来形成一种文化的内聚力和价值认

同。 我在这里所体验到的节日， 具有

更 为 正 本 清 源 的 意 味———节 日 就 是

节日 ， 它是一 年 之 中 特 定 的 具 有 内

在价值和文化 意 味 的 时 刻 ， 它 需 要

被等候 ， 也需 要 被 敬 畏 ， 更 需 要 被

慎待……

“宋代表”
徐慧芬

家门口这个小花园是周围居民们来

此地锻炼的要地。 大爷们喜欢单个在各

种运动器械上忙碌。 大妈们则喜欢团在

一起活动筋骨。 下午四点许， 我们这个

妇女圈就聚在一棵老柳树周围挥胳膊动

腿， 做健身操。 老柳树下有一只能晃动

的钢板椅， 常见坐着一个模样六十出头

神情忧郁的男人。 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

老宋。 我们做操， 他有时就呆呆地望着

我们。 女士们邀请他一起做， 他勉强露

出笑容， 摇摇头。
大家见他脸色不好总是无精打采的

样子， 问他身体情况， 他说整天头晕心

慌浑身不舒服， 各种检查都做过， 但也

没查出啥大毛病， 现正在吃中药。
和他有些熟了之后， 知道他是上世

纪六九届初中生 ， 一片红插队到了 江

西， 后来被推荐进了一所大学， 学的是

地质专业， 毕业后就留在当地从事采矿

和矿质鉴别工作， 一直干到退休， 退休

前是科级干部。 他说在那个小地方， 单

位里一个科长说话是很有些权威的。 退

休后他就携妻子回到出生地上海定居。
唯一的儿子前些年高考到上海， 毕业后

留在上海结婚生子， 同家境殷实的丈人

家住在一起， 与现在近郊的父母家离得

远， 一年来不了几次。
老宋的妻子是江西当地人。 有一次

我们正锻炼时， 见一位身穿华美裙装的

女士匆匆从花园小径路过， 看了大家两

眼。 有认识的大妈叫了起来： 那不是老

宋的太太么？ 呀！ 大家惊奇得很， 这女

子的面容五十不到模样， 而身材却像少

女般窈窕， 可老宋说他老婆只小了他两

岁。 老宋众人面前称太太老太婆的， 现

在见到众人如此惊讶和欣赏他的妻子，

他的脸有点红了， 神情却是愉悦的。
老宋告诉大家， 他的老太婆到了上

海后就一直折腾， 她有点文艺细胞， 没

事就在电脑上打开视频跟着学跳舞， 不

到两年， 各种时尚流行舞都已熟稔， 后

来居然还能自己编舞。 现在社区文艺活

动盛行， 跳舞更甚， 缺的是老师。 这样

宋太太就成了各个社区争相邀请的舞蹈

教练， 天天早出晚归。 有时晚上到家匆

匆扒了几口饭， 还要赶去夜间排练， 带

队参加什么什么演出， 什么什么竞赛。
老宋说老太婆现在吃香了， 忙得快要找

不到家了。
这样， 大家开始明白， 老宋和他妻

子现在的精神和体力状态， 完全不在一

个档次， 他的寂寞也是他妻子前进的脚

步甩给他的。 女士们劝他， 你也跟着太

太一起去活动活动， 她在台上演出， 你

在下面看看也是开心的。 老宋听了， 撇

撇嘴说， 她人来疯， 我才不跟着她呢。
有天晚上我在路上恰好碰到了宋太

太， 同路回家， 闲谈中说起老宋的病。
他太太快人快语： 他呀， 思想病， 退休

了没事干了 ， 闲出病来了 ， 加 上 更 年

期， 脑筋也坏了， 一天到晚像谁欠他的

样子， 我若天天在家看他这副模样， 不

也要出毛病嘞……
大妈们背后议论， 老宋妻子太强，

老宋太弱， 阴阳就不和了。 人容易同情

弱者， 再说老宋到底过去走南闯北， 见

识还是蛮多的， 所以大家对他总体是同

情， 交谈时倒也不失应有的尊重。 想想

看， 一个人工作了几十年， 老了远离了

熟悉的环境 ， 到了此地儿孙又 不 在 身

旁， 妻子又顾不上家， 大白天家里也没

个说话的人， 这身上即使有三分病， 加

上心情不畅， 岂不变成了七分？
老宋为他的头晕心慌不见好而忧心

忡忡。 他在一家著名的中医门诊部里，
由看普通专家发展到看特需门 诊 ， 然

而也不见有多少效果 。 有一次 他 告 诉

我们 ， 他决定要另外换专家了 。 他 在

医院专家介绍广告栏里仔细比 较 各 位

专家的特点 ， 最后还是吃不准 该 换 哪

位 ， 于是就去各个专家诊室当 面 察 看

医生 。 恰此时看到有位跛脚老 专 家 一

瘸一拐进了诊室 ， 他立马决定 下 次 就

挂此人的号 。 他对我们的解释 是 ， 这

位专家是残疾人， 残疾人自己有痛苦，
一定对病人的痛苦也会感同身 受 ， 所

以治疗起来也许会比较精心 。 这 样 书

生气的解释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然而换了这位专家， 他的头晕心慌

还是依旧， 依然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身

体 。 大妈们劝他 ， 既然换了这么 多 医

生， 吃了这么多药也不见好， 那就干脆

不吃了， 况且是药三分毒呢， 你就放开

心情不去多想毛病， 跟着我们一起做操

活动， 做不动了， 歇一歇再做。
老宋觉得大家的劝说也不乏道理，

终于横下心断了药， 参加了我们的做操

活动， 成了这支娘子军里唯一的男士。
大伙笑说， 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党代表！
此后 “宋代表” 就叫开了。 大家觉得老

宋这种情况还需要有人和他多说话， 所

以老宋一到， 大家心有默契， 围着他说

说笑笑， 讲些大小新闻， 趣闻， 以及听

来的一些笑话， 或者请教他一些问题，
来分散他对身体病痛的注意力。

大妈们是很有活力的， 渐渐不满足

比较简单的保健操了， 希望能增加项目

跳跳舞， 这回老宋自告奋勇， 说回去和

老太婆商量一下， 让她来教我们跳舞。
老宋太太还算给丈夫面子， 帮助我们下

载了舞蹈曲子， 抽空来了几次， 教会了

大家几样健身舞。
老宋自从扔掉了药罐头， 跟着我们

一起动胳膊动腿后 ， 确实精气神 两 样

了， 脸色也红润起来， 也不常谈论身上

的病了。 大家问他， 现在是否头晕心慌

好点了 ， 他说 ， 和大家一起说说 笑 笑

时， 确实感觉不到头晕心慌了。
渐渐活泼起来的老宋 ， 话

也多了起来， 有时就和我们聊

他过去地质队采矿的事。 说起

那时他面对的都是了不起的宝

贝， 随便一小块， 用现在的行

情估计， 都是价值上千万甚至上

亿的人民币， 大家听得一愣一愣。 有人说

笑， 你那时随便拿一块， 今天就不用住在

这六层楼的一室半了。 老宋严肃地说， 那

怎么可以， 那时就是工作， 这种念头一丁

点都不会有的。
老宋对 周 围 的 事 物 也 开 始 关 心 起

来， 有邻居被楼上扔下的烟蒂点着了晾

晒的棉花胎， 引起失火， 他也主动出场

帮着联系居委会和物业， 并提出防范建

议 。 后来正逢小区选新一 届 的 业 主 代

表， 居民们就把他选上了。 老宋笑说我

不行我老了， 大伙说你本来就是宋代表

么， 怎么可以不当代表呢！
上个月， 老宋一连几天都没来小花

园报到， 老宋的邻居告诉大家， 老宋管

了闲事， 把腰扭伤了。
那天上午老宋照例去菜场买菜。 快

到菜场处， 见一堆人围着看一个男人打

女人， 女的倒在地上哭泣哀嚎， 男人仍

不停施暴。 老宋走近看到了对男人说，
不能再打啦， 再打要出人命的！ 原来这

是烧饼铺的一对夫妻 ， 女 的 刚 从 乡 下

来， 早上卖烧饼收钱失了眼， 收了一张

百元假钞。 老宋见男人不听劝就上前用

手推挡那男人， 推拉中， 老宋闪了腰，
当时不觉得， 到家就痛得卧床了。

女士们听了此事， 议论叹息后买了

水 果 集 体 上 门 慰 问 老 宋 。 到 了 宋 家 ，
宋太太笑嘻嘻的非常热情 ， 忙 着 给 大

伙倒茶端水 。 说起老宋 ， 太 太 说 ： 呵

呵， 他呀， 老绵羊长出犄角来

了！ 大伙说， 他不是我们娘子

军的代表么， 当然见不得妇女

受欺负啰！ 宋太太听了大笑起

来， 眼神里有着对丈夫阳刚气

和侠义心的欣赏。


